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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文化·视点

宝丰通讯

巍巍伏牛东麓，悠悠汝水之滨，有一

座被岁月浸润千年的古镇——大营镇。

这里曾是北齐铁骑踏过的戍边要塞，是

北宋天青釉色氤氲的皇家窑场，是宛洛

古道上商贾云集的“兴宝”重镇，亦是明

清两代文脉昌盛的“双城”故里。

山河形胜，造化独钟，大营镇便在这

片浅山丘陵间，书写了一部跨越近三千

年的中原文明缩影。

一

大营之得名，始于北齐天保年间。

彼时高氏政权为御西魏，于青草岭东麓

设“大营戍”，驻重兵以守汝水防线。先

有营而后有市，军事基因深植于这片土

地的肌理之中。明洪武二十四年，洛阳

中护卫千户葛川率军屯垦，筑寨墙、开四

门、浚壕引水，一座典型的豫西防御型寨

堡自此成形。寨墙如今虽已倾圮，然“迎

旭”“怀远”“望汝”“拱极”四门之名，至今

仍镌刻在老街的记忆深处。

二

然而，真正让大营名动天下的，是那

一抹穿越千年的天青釉色。北宋晚期，

宋徽宗赵佶“弃定用汝”，命汝州（当时宝

丰归汝州管辖）烧造天青御瓷。大营清

凉寺村的窑火，便在此时燃成了华夏陶

瓷史上最璀璨的星辰。香灰胎薄如蝉

翼，天青釉温润如玉，芝麻钉支烧精巧绝

伦……汝官窑虽仅存世二十载，却留下

了“纵有家财万贯，不抵汝瓷一片”的千

古绝叹。八百余年后，考古学家在这里

揭开了尘封的窑炉与作坊，数百万片碎

瓷拼合出一段失落王朝的审美密码。而

那位写下瘦金体的帝王，也在宣和二年

赐名“兴宝镇”，让大营与宝丰县名的渊

源永远镌刻在历史的诏书上。

三

大营的繁华，不止于窑火。宛洛古

道穿镇而过，北通洛阳、南达南阳，骡马

驮帮与太平车碾碎了无数个晨昏。明清

之际，粮油、布匹、煤炭、瓷器四大行当鼎

立，山陕会馆的飞檐斗拱下，晋商秦商共

祀关公，议定行规，将大营的煤、铁、汝瓷

运往四方。“吃不完的大营饭，住不完的

半扎店”，这句民谚道尽了当年商旅辐辏

的盛景。而王之晋的兵部府与吴垣的翰

林府隔街相望，“双城”并峙的格局，既是

宗族实力的彰显，更是商贸财富向文化

资本转化的生动写照。

四

文脉之盛，是大营另一道耀眼的光

芒。明清两代，这座小镇竟走出了五位

进士、两位翰林，二百余名生员簪缨不

绝。王之晋祖孙两进士相隔一甲子同

榜，吴垣与王培生同科折桂——宝丰全

县十二名进士中，大营独占其五。

吴垣在康熙四十年再次进入翰林

院，经常和太子、皇帝在一起讲解经史、

起草诏书，备受重用。后来，康熙帝赐给

他一幅御书。吴垣对御书十分喜爱，当

作无价之宝，找人将“御书”刻在一块两

尺见方的石碑上，还专门在老家建了一

座阁楼敬奉，他把这座阁楼命名为“御书

阁”，而大营人则习惯叫“御书楼”。从大

营老街到翰林府要穿过几条胡同，胡同

幽深，湮没了曾经阔气恢宏的翰林府大

院，如今剩下的只有一座被称为“御书

阁”的小院。御书阁面阔三间，坐北朝

南，墙体由青砖、青石混砌。室内有明柱

两根，木制门窗。如今这个小院里住的

是吴垣的后人。吴垣当过康熙的老师，

也当过皇太子胤礽的老师。吴垣在康熙

五十四年告老还乡时，康熙帝还赐给他

半幅銮驾和金瓜、朝天凳等珍贵器物，派

卫队护送到大营老家，并赐建了翰林府。

王氏的培风书屋与吴氏的御书阁学

舍，琅琅书声穿透了数百年的光阴，见证

着一个古镇对文教的虔诚守望。

五

大营的历史并非只有诗书礼乐的温

婉。清末民初，豫西大地蹚将蜂起，白

朗、杜启斌、王老五、崔二旦……这些名

字带着刀光剑影闯入大营人的记忆。白

朗在大营南坡扎营而不扰贫户，杜启斌

与王崇林里应外合开寨放粮，樊钟秀受

孙中山委任为建国豫军总司令后驻军大

营。于是，蹚将文化的二重性，在这座商

贸古镇面前展现出复杂的灰度。大营人

以“是否扰集日、是否伤穷人”为尺度，在

记忆中将蹚将分为“义杆”与“红杆子”，

这种精细的道德评判，折射出乱世中民

间社会的生存智慧。

六

大营村内有一座关帝庙，庙前的古

柏虬枝盘曲，树龄已逾三百年。庙内香

烟缭绕，关公塑像威严肃穆。听当地老

人说，这座关帝庙始建于明代，曾是商旅

往来歇脚祈福之地。每逢庙会，四乡八

里的百姓都会来此祭拜，热闹非凡。

1948 年的春天，红色的浪潮涌入了

这座古镇。刘邓大军挺进中原，豫西军

工处兵工厂落户大营。寿峰寺里翻砂铸

弹，关帝庙中修械验枪，每天数千枚手榴

弹从这里送往淮海前线。弹痕与标语至

今依稀可辨，与抗战时期内迁至此的河

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，

让关帝庙承载了书院、兵工厂、红色遗址

三重厚重的历史层积。

七

大营的魂魄，还藏在那些看似寻常

的风物之中。正月十三的火神社浩浩荡

荡奔赴马街书会，抬神轿、亮书、对戏，将

说唱艺术的薪火代代相传；元宵夜的打

铁花，滚烫的铁水在夜空中绽放成金色

的犁铧雨，那是窑工与矿工对火神的虔

敬；一碗琥珀色的煸馍，原是煤窑脚夫的

果腹之物，如今却成了游子舌尖上的乡

愁。窑神老子与炭神樊仙的牌位，依然

被老窑工默默供奉着，他们相信，只要香

火不断，窑火就不会熄灭。

八

站在娘娘山上俯瞰大营，老街的肌

理依旧清晰如昨。七十二胡同如鱼骨般

展开，青砖黛瓦的四合院里，砖雕的鹿衔

灵芝与鹤戏牡丹仍在诉说着昔日的吉祥

愿景。王薪传当年督修的寨墙虽已不

存，但他定下的“寨不开夜门”的规矩，却

化作了一种无形的秩序，流淌在大营人

的血脉里。

从北齐的烽烟到北宋的天青，从明

清的双城到民国的蹚将，从红色的兵工

厂到今天的非遗传承——大营镇就像一

部浓缩的中原文明史，每一寸土地都浸

透着时光的包浆。它不张扬，却厚重；它

不喧嚣，却深远。回望这座古镇，我不禁

感慨：历史就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流，而

大营镇，正是这条长，河中一颗璀璨的明

珠。它承载着中原文明的厚重，见证着

时代的变迁，当清凉寺的窑火再度燃起，

当天青釉的温润光泽映照着游人的眼

眸，我们知道，这座千年古镇的故事，还

远远没有写完。

千年古驿映双城 天青御窑话大营
■ 郭国强

▲▲大营关帝庙大营关帝庙（（山陕会馆山陕会馆））全貌全貌。。 资料图资料图


